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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前是一片泛着紫色光的花海，更像
一幅硕大无朋的紫色锦缎。有阳光的照射，乍
望去，似万千根花针自花海深处猛然射出，迸
发着紫色光芒。我知道，四月的春天不属于薰
衣草的岁月，看不到那炫人眼目的紫。
  其实，我是在昌邑潍水湿地遇见了二月
蓝。花开正好，花香若有似无，比不上薰衣草
的馥郁。但足够了。像这样片片紫色之美，突
兀铺展在一个人眼前，任谁都不会无动于衷。
  名字叫二月蓝，花却以紫色为主打色，蓝
色倒在其次了。因在农历二月盛开，人们便赋
予它这个好听的名字。
  二月蓝作为一种乡间野花，是不起眼
的，是那样素朴。它不择地域，随处可见。进
入二月，路边，地头，篱下，山中，林间，眼光
所到之处，一棵，一棵，又是一棵。纤纤弱
弱，混杂着青色、绿色和紫色的茎秆，就会
在温煦的春光里迎风曼舞，从茎的根部往
上一直到花蕾底部，缀满了青绿色的心形
或卵形叶片，茎的顶部是薄如蝉翼的十字
形花瓣，花瓣四片，一旦挣脱了微小花苞的
拥抱，便用力向上舒展。花是淡淡的紫，间
以淡淡的蓝，偶或浅浅的红。
  比之春天“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花王”
牡丹，夏天“出淤泥而不染”的“水宫仙子”
荷花，秋天“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帝女”菊
花，冬天“冰骨清寒瘦一枝”的“冰魂”梅花，
二月蓝极普通不过，以至于绝不会有人移
栽一株到自家的小院子里，更不要说去盆
养一株了。
  二月蓝是平凡了一些，可是谁能说二月
蓝的平凡不是一种境界？平淡朴实，不争不
抢，安然处之，气势虽不够非凡，但不卑不亢，
也足以赢得尊重。在季羡林的眼里，二月蓝就
是这个样子：“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
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
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
  潍水湿地里一条条石块铺就的小路，
曲折蜿蜒。曲径而入，紫色的烟雾氤氲，透
着湿漉漉的灵气。二月蓝开放在春天里，如
果只是一朵、两朵、三朵，无法撬动人的心
扉。那淡淡的紫，好比夜空里一只、两只、三
只的萤火虫，闪闪烁烁，微微弱弱，似乎难
以让人觉察到它的存在，特别是二月蓝那
淡淡的蓝。
  但当紫色连成了片，肆无忌惮地缀成
了紫色的帷幕，这种情形下的二月蓝不再
纤弱，那若有若无的蓝也亮了起来。二月蓝
依靠着群体的力量，爆发出博大生机和宏
阔美丽的花。当难以数计的二月蓝猬集在
一起，把湿地遮蔽得严严实实时，你不免发
出疑问：如此令人吃惊、疯狂的欲望和力
量，一个本就文弱而纤小的二月蓝，小小的
身躯如何装得下？
  如今，人们喜欢把农家乐安插在田畴或
山间的桃园、杏园、梨园中。桃树、杏树、梨树
下，一张原木桌，几把原木小凳，一套紫砂茶
具，三五莫逆挚友，品茶、吃酒、闲话，春光、
鲜花、笑靥，花香、茶香、酒香，芳华、韶华、风
华，一件件看似无关联的事物一相逢，便胜
却人间无数。这怎能不成为人们不醉不归的
理由？然而，我却还没有在二月蓝中把酒言
欢的境遇。二月蓝出于草本，有叶无枝，人无
骨不立，花无枝不硬，就没有了桃花、杏花、
梨花的威仪。如此，人们不习惯于二月蓝中
不醉不归就可以理解了。

二月蓝

◎胡德强

怒放的春天
◎胡明宝

  一年四季里，能唤醒花草树木沉梦并使其昂然怒放
的，自然是春天了。
  春天不会因为小草太小、出身寒微或者小花太碎、
寂寂无名而看不起它；春天也不会因为巨木参天、高大
巍峨或者花团锦簇、香溢四野而多看一眼。这是春天的
秉性，天下草木，皆在心中，一视同仁。
  枯草遍布的原野之上，常常是一棵棵紫花地丁先亮
出自己的生命之花。紫色的花朵纤如蝶翅，翩翩欲飞，仿
佛是鸟巢里刚刚孵出的第一只雏鸟。春天充满喜悦而热
情地注视着它，给它微风，给它阳光，给它昂扬的精神。
春天有着最博大的胸襟和最仁厚的爱，它不许一棵草、
一朵花、一株树在冬天的漫长沉睡中寂寂死去，它负责
把它们一一唤醒并温柔以待。那么，就从这小小的不起
眼的紫花地丁开始吧，春天的手指一遍一遍拂过大山、
平原、盆地、峡谷、荒原，将温暖传递给所有即将醒来和
正在醒来的小草，像极具耐心的母亲在清晨唤醒床上的
孩子。小草们开始走出又长又沉的梦境，争先恐后破土
而出。它们举着绿色旗帜楚楚动人的模样，在尚显灰暗
的大地上，像星星一样点亮着人们惊喜的眼眸。
  春天的每一缕风都是定了时的闹钟。节气的闹铃声
声里，小草吐绿，花儿含苞，树木返青。路边一丛丛连翘
火热地开了，它的身边还是光秃秃的海棠，憔悴伶仃的
蔷薇。不过别急，春天许以连翘开花，就一定许以海棠芬
芳，许以蔷薇飘香。春天不允许一个生命在它的目光和
怀抱里陨落。春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该醒来的再次
醒来，让全新的花朵全新绽放，让郁葱的青枝绿叶重新
点亮世界。
  枝干黑褐，毫无生命迹象的玉兰、榆叶梅、樱花树在

某个早晨突然花朵“炫”满枝头，仿若鼓乐喧天，每棵树
都成了群芳竞秀的舞台。山谷里的杏花悄悄地开过又落
了，点了胭脂的粉白小花，从高高的枝头凌空飞落，又聚
在杏树下，像凝固的彩色水纹，等风吹起涟漪。杏花一
落，桃花便在春天的枝头闹翻了天。桃花一开，从古到
今，数不清的诗篇也开了。桃花开过，梨花、苹果花、巴旦
杏，又白一片、粉一片地在大地上明媚绚烂起来。这便是
春天的无私，阳光普照，雨露遍洒，从不偏心。早发的花
木在春天里不骄傲，晚发的生命在春天里不自卑。春天
赐给它们生命的复苏，也教会它们抱定希望，耐心期待。
  惊蛰过了，春分过了，清明过了，节气的闹铃响过一
次又一次，那些最早在春的怀抱里醒来的紫花地丁、茵
陈、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早已隐身在芳草萋萋中了。
“它在丛中笑”是对它们的处境和心胸最高明的概括了。
那些缤纷的花树和果树，也已走过花期，以绿得饱满发
亮的生命感恩春天，或者悄悄孕育起小小的果实，为着
一个丰盈的秋天而努力拼搏了。
  春天的每一缕阳光纯洁干净，富含营养，大地上的
草木大口吮吸着这来自天上的养分。河边一排排的绿
柳，在明净河水的映照下，像新出浴的少女越发妩媚，秀
色可餐。垂钓的人坐在柳阴里，和风习习，水光潋滟，鱼
浮子浮浮沉沉好几次了，他也不理，他是不是醉在绿柳
春风里了？
  一个都不能少。春天以自己的无私和耐心唤醒了所
有的花草树木，这一点没有谁能比得过春天。花草树木
更晓得春天的好，所以它们把春天装扮起来，花枝招展，
但从不艳俗。
  无数怒放的生命，让春天的声誉高过任何季节。

  冬去春又回。冬天那张渐次惨淡的妆容，被一日日
寒中透暖的春风，轻手轻脚地剥离得支离破碎。一张崭
新秀美的脸蛋，逐渐清明了起来，馈赠给人间大地一幅
欣欣向荣的姿色。淅淅沥沥的小雨，凉丝丝，甜滋滋，宛
如醇美的琼浆，润泽着万千生灵，绽放出一面面鲜美的
多彩画卷。我把一双耳廓轻轻浸润在大自然的心海，静
静地聆听一场恰似天籁般春天的声音。
  春天的声音，那是冰冻解封的声音。温煦的阳光，好
似蚕丝织就的盖被，轻盈盈，暖融融，丝丝滑滑地暖抚着
高天之下的角角落落。冻结的土面不时发出“簌簌簌簌”
的轻微响声，一处处，一片片，那横七竖八的张扬着的裂
痕，被酥软的黄土渐渐地掩埋了起来，多像老农憨笑时
通透出历经沧桑之后的甘美。那水塘，那沟渠，那河套，
连连绵绵的白花花的冰面，也凑热闹似地灿开了脸面。
那“咯吱咯吱”的声音，时长时短，忽高忽低，或急或缓，
俨然一曲扣人心弦的交响乐，唱响在大地之上，悠扬动
听，震撼人心。
  春天的声音，那是春风变幻的声音。春天的风，似孩
儿的脸色，说变就变。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轻拂，
一会儿狂躁；一会儿暖得人心痒痒，一会儿凉得人身颤
颤。春天的风，失却了冬日寒风的刺骨，它不是持续不断
地吹，而是像一位赶路的走走停停的疲倦的老人，一阵
一阵地，唱着“忽悠忽悠”的曲调。忽而搅得柳枝摇摆，东
飘西荡，摇曳多姿，熨帖一树鸟雀的嬉戏；忽而卷起地面
的尘土，搞得漫天浑浊，迷离着行路人的眼眸。

    春天的声音，那是花草峥嵘的声音。道
路旁，公园里，田塍上，山峦间，各种各样的

野草，憋足劲儿地，一棵棵、一丛丛地拔

节了。你附身贴耳过去，那“嗞嗞嗞嗞”的生长的律动，轻
微，清纯，静谧，干净。每一次的生长，都攀附着春天的臂
膀；每一次的生长，都昭示着生命的跳跃。但见各种花儿，
一瓣瓣，一朵朵，一簇簇，轻悄悄地，悠悠然地次第绽放了
开来。满园里，满地里，满眼里，满耳里，都是绵绵不绝的
花开的声音。那声音，有时像舒展筋骨时的“咔咔”声，有
时像抽茧剥丝时的“啪啪”声，有时像莺歌燕舞时的“唧
唧”声……美妙得令人兴奋，动听得教人咋舌。
  春天的声音，那是鸟雀呢喃的声音。迷迷蒙蒙了一
个寒彻的冬季，鸟雀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恬静和美的季
节。一缕缕乍暖还寒的春风，摇醒了它们慵懒疲惫的身
躯；一股股清纯含香的气息，激灵了它们酸痛麻涨的脑
壳。一只接着一只，一队连着一队，一群赶着一群，激灵
灵地窜出那窝毫无生机的巢窠，舒展羽翼，奋力飞向那
片无垠的高空，追逐一场昂扬向上的生命的蓬勃。那啼
鸣，婉转水灵，悠扬澄明；那啼鸣，点染了春天的烂漫，灵
动了明丽的生活。
  春天的声音，那是农人春播的声音。勤劳善良的庄稼
人，把各样的农具打磨得锃亮锋利，趁春光大好，翻耕，播
种。一张张黝黑的脸庞，映照在肥沃的黄土地上，满是欣
喜，满是希望。那犁铧土地的翻车，“突突突突”地冒着青
烟，往来穿梭，马不停蹄。那播种谷物的机车，“咔嗒咔嗒”
地挖穴下种，踏着节拍，有章有节。那一户紧挨一户的农
田里，闪动着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身影，点种下一枚枚火火
红红的冀望，奏响出一阙阙欢欢快快的精彩乐章。
  春天的声音，萦绕在耳际，声声衔韵；春天的声音，洒
播在大地，声声滴翠。走进大自然吧，徜徉在这一汪浓郁
曼妙的愉悦里，倾听着春天的声音，采摘下一季的缤纷！

春天的声音
◎吕学民

  昨日晨，天冷瑟瑟。陪母散步，匆匆归家。引路，
搀扶，一心在母身，竟未见到柳暗花吐蕊。
  又晨，村口处，南湖水响，潺潺如琴；又有啄木鸟
啾鸣，拨我心弦。不自觉间，出村临湖。严冬时，铁桥
泄洪处，冰封厚实，水声淅淅沥沥，时有时无。前些
时，春雨骤至，水瀑浑浊急湍，吼声震耳，恍然如走进
了夏日雨季。
  春风，和煦柔柔；春雨，润物无声；春水，细流淙
淙；花木，悄然萌醒……这才是春天该有的样子。幽
幽花香，似有若无。细嗅，分明是梅香。河两岸的梅
坡，金色泛白，已近花尾。映在明镜般河水里的，金色
灿灿，生动依旧。
  遗憾报春开到荼蘼，一转身，却见连翘挂起金钟
一串串。抬眼湖畔，那些绕湖蓬勃着的连翘，眨眼间，
仿佛已搭起金色的围栏。那灿灿的金色，照得野鸭们
睁不开眼，迷失了方向。
  倒映于明镜里的，还有袅袅柳丝，柳苞嫩黄，似
微型棒槌。笔挺的杨树林，玉树临风。紫红的杨花，颤
颤巍巍，若老爷爷舞动的胡须。
  岸畔，十数棵春杏，花苞露白，羞羞怯怯。更有一
簇簇骨朵，恰似紫红珍珠，莹莹生光。很快的，等暖风
一熏，落英缤纷，嫩叶间，便会有青杏躲闪。
  杏花落，桃花开。岸畔那几片桃林，枝头萌动，蓓
蕾们已是摩拳擦掌，急火火欲登戏台。地面上三朵淡
紫色小地丁，正微微致意。紫地丁与苦苦菜，可是南
湖岸畔最泼辣、最精彩的花族。待暖风劲吹，会次第
绽放。苦苦菜，白的飘雪，黄的洒金；紫地丁，铺就紫
莹莹地毯，朝露之下，一片高贵气象。
  “叽叽叽叽”，一群小水鸡子欢叫着，飞跑着，平
静的湖面，犁开串串水花。水暖鸭先知，天气转暖，冰
雪消融，三五只的野鸭群，忽然壮大成十多只。那只
离群索居的孤独白鹭，也现身于湖畔。
  “咕咕嘟，咕咕嘟”“喳喳喳，喳喳喳”“嘀咕，嘀
咕”……湖畔，闹得最欢的，莫过于各色鸟儿。斑鸠是
常客，喜鹊、灰喜鹊是这儿的正头香主。傲立枝头的
是白头翁，“叽叽叽叽”的是大山雀，扛着长长钳子嘴
的是戴胜，“嘟嘟嘟”敲得树干震天响的是红腹啄木
鸟。偶尔有水鸟飞过，纤细腿，忽闪着银灰色羽衣的
是水鸟鹡鸰。鱼鹰也时常光顾，而最多的，还是野鸭
和鹭鸶。

  春水涣涣，清亮温润。幼童抛石，激起涟漪串串。
那兴奋的脸儿，红红的，那笑声，脆脆的，这才是春光
里，最靓、最鲜活的花儿，养眼又醉心。

  与朋友聊茶，说起汤色，竟用春色比喻，许是因
我喜欢绿茶被水浸泡后，清清淡淡、绿意盈盈的缘
故吧。无论龙井、云雾、碧螺春，还是银针、玉芽、毛
尖，林林总总的茶，哪一款都能给人一种很特别的
感觉，仿佛春花般纯美香甜，仿佛春风般清寒凛冽，
仿佛春雨般梦幻怡人，品茶时的心态就如同走进了
浓浓的春色一般。

  若能走很远的路汲来一壶山泉，再慢慢烧开，冲
洗茶叶，泡出茶汤，然后一闻、二品、三回味，慢条斯理
地喝完一壶茶，想那悠然的时光便会生出好些禅意，
再烦郁的心境也都自然而然地恬淡了。这时候，若有
一本泛黄的书卷拿在手上，该是多么贴切啊。

  春天的到来，恰是泡一壶好茶，急是急不来的，
节气上早已立了春，可天气还是阴阴冷冷的，让人
离不开暖气、棉衣，也不想出门。直到有一天，突然
听到了滚滚的雷声，见到了张扬而下的暴雨，才知
道春天已经大张旗鼓地来了。此刻，放眼看去才突
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颜色大变，原本枯槁焦黄
的山体已经呈现出一幅艳丽的春光图来。桃花、梨
花、油菜花争相斗艳，红色、黄色、白色谁都想独霸
天下。可是，春天本来就该五彩缤纷啊，若只有桃花
的红，或者梨花的白，又怎么能丰富我们的视野，又
怎么能让我们诗兴大发呢？若真是让各种鲜花竞争
一回，又有谁敢占尽春光？就好像那茶，纵然一口下
去，有些微苦，但稍稍缓和些之后，就会觉得舌尖上
漾起了一丝丝甜意，且慢慢扩散，细细品来只觉得
层次丰富、滋味无穷。连茶的味道都不敢单一，这轻
盈的春天又怎么敢让某种物件一枝独秀。苦后回
甘，苦中有甘，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禅茶一味了吧。而
春色，既然经历了电闪雷鸣后的阵痛，催生出了这
样一场盛大的花事，又怎么能让这些花儿分出尊卑
呢，这春天的颜色总是不嫌多，只要丰富就好。

  拿出品茶时的格调，闻一闻泥土的芬芳、菜花
的馥郁。这时候，就应该换上踏青的衣服，走进大自
然，品一品这清新的春意。看，那金灿灿的油菜花已
经打造出一座座金山：桃花借来了云霞的颜色飞出
几朵红晕；而梨花定然是念着“梅须逊雪三分白，雪
却输梅一段香”的诗句，渴望引起文人的注意；水面
上疏影横斜的是刚绽了绿芽的垂柳，空气中满满的
都是春的气息。情与景，相互交融，那茶也就泡透
了，春色之妙宛如一盅茶，其实茶也醉人。

  看够了春日美景，再深深地吸一口气，伸个懒
腰，顿时觉得心旷神怡，又恰恰契合了喝茶后那般
神清气爽的心境了。

春撞满怀
◎王乐成

春色如茶
◎杨炳阳


